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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军
又名惠珺、惠俊，1971 年生

于江苏宜兴，正高级工艺美术

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江

苏省工艺美术学会会员、宜兴紫

砂行业协会会员。1989 年进入宜

兴紫砂工艺厂，师从江苏省工艺

美术大师、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

术师倪顺生，并得李昌鸿先生传

授壶艺，擅长全手工制壶。2012

年考入清华大学陶瓷艺术高研

班学习，得张守智、杨永善等先

生指点。2014 年创办“惠歆阁”工

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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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紫砂壶，不过方寸之间，却
可以装下一座山、一片林、一段岁月。
做壶 30 多年，我越来越相信这句话。
泥是黄龙山的泥，火是窑炉里的火，
壶上的每一道纹理、每一处起伏，都
是手艺人把对生活的理解揉进去的
痕迹。所谓“重气求精、形体端庄”，说
的不是某种固定的样子，而是一把壶
立在案头时，要站得住、看得久、用得
舒心。

紫砂之为器，妙在它既是实用
器，又是艺术载体。泡茶时它是谦逊
的，把茶汤的醇厚稳稳托住；闲下来
细细端详，它又像一件立体的雕塑，
壶嘴的流势、壶把的转承、壶钮的一
点点巧思，处处是文章。这些年，我逐
渐体会到，一把好的紫砂壶，至少要
过三关：第一关是泥料，黄龙山原矿
紫砂的砂性、油性、可塑性，决定了一
把壶的骨相；第二关是成型，全手工
拍打镶接，身筒的饱满度、线条的挺
拔度，全靠手上的分寸；第三关是气
韵，这是最难说清的一关，壶与人相
处久了，会染上做壶人的脾性。

这些年来，我陆续做过许多把
壶，若论用心最深，也最能代表我个
人想法的，要数这四件：大供春壶、松
桩壶、南瓜壶、竹寿壶。它们都是全手
工制作，都从传统中来，又都加入了
属于我自己的心思。借《文化艺术报》
的版面，我把这四把壶的来龙去脉讲
一讲，也算是一个手艺人对自己创作
之路的回顾。

一、从泥凳上走来

我 1971 年生于陶都宜兴，1989
年进入宜兴紫砂工艺厂，从此与紫砂
结缘。进厂后，我师从江苏省工艺美
术大师、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倪
顺生先生，又得李昌鸿先生贴身传教
壶艺。两位前辈教我的，不只是手上
的功夫，还是做壶的态度———一把壶
可以朴素，但不能含糊；可以传统，但
不能死板。

我擅长全手工制壶，作品讲究重

气求精、形体端庄、线条流畅。部分作
品曾被《紫砂风采》《中国当代紫砂》
《中国紫砂茗壶珍赏》《宜兴指南紫砂
集》收编入册。2012 年，我考入清华
大学陶瓷艺术高研班学习，得到张守
智、杨永善等先生的指点；2014 年，
我创办了自己的“惠歆阁”工作室。多
年来，我的作品在国内外专业陶艺展
中多次获奖，也被多家文博机构收
藏。

回看这段路，有三个阶段对我影
响最深。第一阶段是学徒期，每天在
泥凳上打泥片、起身筒、装嘴把，一招
一式不敢走样，练的是“稳”；第二阶
段是深造期，进清华大学高研班听张
守智、杨永善先生讲陶瓷设计，我才
意识到，紫砂不只是一门地方手艺，
壶的造型、比例、美学都可以放到中
国陶瓷艺术的大坐标系里考量，练的
是“开眼界”；第三阶段是独立创作
期，创办“惠歆阁”之后，我开始成体
系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壶，把个人的
审美放进去，练的是“立风格”。手艺
是跟着人走的，人的见识走到哪里，
壶的气象就能走到哪里。

二、大供春壶：向经典致敬

供春壶是紫砂史上的经典，相传
为明代供春所创，树瘿式的肌理里藏
着一股朴拙之气，被视为紫砂从粗陶
走向文雅的重要标志。我做的这把大
供春壶，是 2013年完成的。构思来源
于早期黄玉麟先生的供春壶———为
了做这把壶，我多次到博物馆观摩原
作，细细揣摩其中的传统技艺与神
韵，又从书本资料里反复比对它的形
制与细节。

这把壶选用黄龙山本山绿泥，全
程全手工制作。本山绿泥是黄龙山紫
砂泥中的上品，烧成后呈米黄、青灰
的调子，温润内敛，用来表现树瘿的
肌理，恰好有一种古拙的质感。做供
春，壶越大，难度越大：身筒大了，泥
片的把握、明针的功夫、整体比例的
协调，都比常规器型苛刻得多———薄

一分则塌，厚一分则笨，全凭手上那
一股匀称的劲。

在传统供春的基础上，我加入了
自己的想法：壶身上的结疤、纹路，我
不照搬前人的样子，而是自己调整安
排，让它们疏密有致、自然如生，像一
截真正经历了风霜的老树；壶钮则采
用双色灵芝的造型，参照现实中灵芝
的形态来塑。灵芝本身就是吉祥的意
象，把它放在供春这棵“老树”上，枯
与荣相对，静与生相映，让这个小小
的钮有了生机。整把壶做出来，气质
是大气舒展的———它致敬了经典，却
又是属于我自己的那一把供春。

三、松桩壶：枯老里的生机

松桩是紫砂的传统器型，做的人
很多，但能把松的那种枯、那种老的
味道做出来的，并不算多。多数松桩
壶形似而神不足：树皮纹路是刻上
了，却没有那种经年累月的沧桑感。
我做的这把松桩壶，想要的就是这种
味道———松皮斑驳，枝干虬曲，一眼
看去，像是山崖上站了百年的老松，
风霜都刻进了纹理里。

这把壶从构思、画设计图到最终
成型，前后花了 20天左右。难的不是
把树桩的样子做出来，而是让壶在像
与不像之间找到分寸：松桩壶讲究
“压盖开盖”的做法，壶盖与壶口要严
丝合缝，差一丝都算失败———盖子既
要能稳稳压住，又要开合自如，这在
异形的壶身上尤其考验功夫；壶身的
肌理要枯而不死，苍劲之中还要透着
松动，树皮要一块一块地贴塑上去，
再用工具细细打理出沟壑与结疤，急
不得，也省不得。

在传统松桩器型的基础上，我融
入了自己的元素和想法，让这把壶的
辨识度更高：比如壶嘴、壶把的处理，
让它们像从老松上自然生长出的枝
干，与身筒连成一体；壶身的枯老肌
理与壶钮上那一点松针的生意形成
对比，枯中见润，老中见新。做壶如做
文章，大家都写同一个题目，关键看

你能不能写出自己的那一番见解。

四、南瓜壶：把呆板做活

南瓜壶同样是传统器型，属于紫
砂花货中极富田园气息的一支。但传
统的南瓜壶做多了，容易显得呆板：
形是南瓜的形，却没有南瓜长在地
里的那股子生气。我做的这把南瓜
壶，用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
墨绿泥，全手工制作。泥料是老的，
温润沉着，烧成后有一种深沉的墨
绿，像雨后瓜田里的颜色；想法却是
新的———壶嘴、壶把，包括壶身上贴
的那些叶子，我都按照自己的理解
重新做了安排，让它们的姿态更自
然、更有生机。

花货最难的地方，在于“源于自
然，高于自然”。照搬自然，做出来的
东西只是标本；完全变形，又失了南
瓜的神。我的办法是取神略形：壶身
保持南瓜圆润饱满的轮廓，线条却要
比真南瓜更简练；贴叶不追求多，讲
究疏朗，几片叶子、一段藤蔓，位置、
角度都要反复推敲，让它们仿佛是被
风吹动的样子。

最有意思的是壶钮———我在上
面塑了一只小小的蜗牛，趴在瓜叶之
间，那种悠闲自在的样子，一下子就
把整把壶的氛围带活了。做壶的人讲
究“点石成金”，一个小小的细节，往
往就是一把壶的灵魂所在。这把南瓜
壶，我想要的不是像，而是活：它得让
人一眼看去，就觉得这是长在地里、
晒着太阳、结着露水的一只南瓜。

五、祝寿壶：以物寄福

祝寿壶是早期设计的壶。取名
“竹寿”，取的是谐音祝福的意思———
竹子常青，寿桃延年，合在一起，是祝
福人天长地久、健康长寿。中国人喜
欢以物寄情，竹是四君子之一，象征
气节与清雅；桃是寿的意象，象征福
寿绵长。一把壶里藏着这样的祝愿，
泡茶的时候便多了一层暖意，这是紫
砂文人气的一面。

这把壶选用 80 年代的老紫泥，
全手工制作。老紫泥砂感丰富、发色
沉稳，越用越润，很衬竹与桃的题
材。壶身贴塑了几片竹叶，姿态舒
展，风来欲动；壶钮塑成一只寿桃，
饱满可爱。竹与桃，一个清瘦一个圆
润，一个劲节一个福气，放在同一把
壶上，竟然相得益彰———壶嘴壶把
取竹节的意趣，壶身与壶钮落成寿
桃的圆满。

整把壶做出来，是灵动雅致的：
它不喧哗，却耐看，像一句写在茶桌上
的祝福，安安静静地等着懂它的人。我
也常想，紫砂之所以能承载这样的祝
愿，是因为它有“养”的功夫———壶是
越用越有光泽的，祝福也是越处越见
真心。器物与人的关系，就在这日复一
日的泡养里慢慢深厚起来。

六、壶中天地

做壶 30多年，我常常想，紫砂究
竟为什么迷人？答案大概在于“土与
火的对话”：黄龙山的泥，经过手，经
过窑火，变成了一把会呼吸的壶。它
既是器物，又是语言———每一道纹理
替制作者说话，每一盏茶陪伴使用者
度过光阴。

紫砂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一代代宜兴手艺人传下来的手艺。
作为从业者，我常觉得自己肩上有一
份责任：一方面要把传统的手艺原原
本本地守住，拍打成型、全手工制作
这些老功夫不能丢；另一方面，又要
让紫砂跟今天的生活发生关系，让年
轻人愿意用它、懂它、爱上它。传统不
是用来供着的，而是用来生长的———
这四把壶，哪一把不是从传统里走出
来，又向前走了一步的？

四把壶，四种气象：大供春致敬
经典，松桩壶写意苍劲，南瓜壶取趣
田园，竹寿壶寄托祝福。它们共同构
成了我对紫砂的理解：守正，方能不
迷路；出新，才能不重复。今后我还会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用一把又一把
壶，去装下更大的天地。

壶中天地：一把壶里的守正与出新
茵张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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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军《供春壶》黄金段泥 4000 毫升

张伟军《南瓜壶》墨绿泥 350 毫升 张伟军《松桩壶》老紫泥 400 毫升


